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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男性美容现象窥探
———“魏晋风度”下的男性美容现象

王麒越（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时期。士大
夫们追仙逐道、炼丹服药、扮演出世风范，并以风流自赏；一方面穿宽袍大袖之衣经久不
洗，视“扪虱而谈”为高雅，另一方面又赶时髦，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实际上，他们
是在以自己独具的行为方式表达内心世界，以对“异美”的追求来凸显人本的价值，而男性
化妆美容正是其特有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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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格外沉重的年

代，在终结了自秦始皇统一以来至东汉的近五百

年的一统天下之后，中国又出现了长期分裂的局

面。动荡的政局，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
的痛苦。而当时特殊环境的影响，人们对人生无
常的感慨，则造成了哲学思辨和审美活动的异常

发达。这便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过去的人生
观，注重突出人的个体价值，探索和论证自身的

存在的意义。该时期产生并兴盛起来的玄学，也
较大地促使了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上述这一切
终于造就了男性以关注美容的方式来表达其对社

会、人生的态度。

一、魏晋时期男性美容概述

1.魏晋时期男性美容风气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唯美思潮的盛行以及

玄学思想的影响，男性很注意用化妆的手法来美

化自己，尤其是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男性，更是

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这类事例也很多： 《晋
书》在讲到天子之冕时，写到“……魏明帝好妇
人之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不改。及过江，
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1］。帝王如
此，其下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像著名的大才子曹
植，在会见朋友时，“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
因呼常从取水自讫，傅粉”［2］。再看名士何晏，

史书中记载他好美容修饰，傅粉施珠，任何时候

粉帛都不离手，因而面色异常白洁，魏明帝即认

为这是其傅粉过度的缘故。这些例子也可以说
明，如果魏明帝自己不“好妇人之饰”，如果当
时没有男子化妆的风气盛行，魏明帝也不会有这

样的想法。此外，魏晋南北朝的史书及其当时世
人的著作中也常常提到的某人“善自修饰”或某
人“美仪容”，这也是男子化妆这一社会风气的
真实反映。不过这样的化妆，据史书记载看来，
也多是出现在上层社会的名士中间，而民间却几

乎不见这类事例。因此，这样的化妆可能是上层
社会的人士的独特追求，并没有普及到民间。
2.魏晋时期男性美容材料概述

提到化妆，最关键的就是化妆用具和化妆材

料。
（1） 从化妆的用具来看，最主要的是镜子。
镜子是妇女化妆必不可少的工具，对男子来说，

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普遍
使用铜镜，同时也使用铁镜。考古工作者在吴
地、会稽、鄂城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制作的铜镜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大多是一面磨光，
另一面饰有纹饰。有纹饰一面多是以几何规矩
纹、夔龙、盘龙、神兽、画像或者花卉纹饰为
主。不过也有两面磨光的，如庾信《镜诗》就写
道：“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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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照两边人”［4］。这是一种装在玉匣内的可随身
携带的镜子。而铁镜，魏晋时期也已开始使用，
据目前考古发掘看来，比较集中在黄河流域，南

方发现的铁镜并不多。东晋铁镜出土比较多，江
苏宜兴发掘的西晋周处家族墓、南京象山王氏家
族墓中的第 3 号墓（王丹虎墓）都有铁镜的出土［5

］。此外，就是盛放脂粉等化妆用品的盒子，多
数为漆器。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虽然史书记载，当

时上层男子曾较普遍使用化妆品，但从出土的用

于化妆的漆器、盒子看，几乎都出自女性墓地。
这又是为何呢？我想，一是因为墓葬保存方面原

因所致，即便有此类器物出土的墓，也因为无法

辨别其骨架的性别而归类到了女性墓葬，或者说

这些陪葬品多已经腐烂而无法辩识了；二是虽然

他们平时有“傅粉施珠美仪容”的习俗，但并未
有想把这些用具当陪葬品的想法；再者，我们现

在已知的墓葬还在少数，或许会有男性墓葬陪葬

这类器物的，只是现在还未发掘出来。
（2） 再看看化妆的用品。史书中关于男子化
妆现象记载较多，但是关于其化妆使用的材料却

鲜有记载。其实男子化妆使用的材料和女子差不
多，而化妆的程序则比女子要简单得多。从史书
中记载看来，他们最注重的是肤色，因而面脂就

是最为关键的了。此外，男性在化妆上还常常用
到口脂和香泽（在以下叙述的化妆材料，主要是

参见女子化妆记载来分析的）。
最古老的妆粉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以米粉研

碎制成，古“粉”字从米从分；另一种妆粉是将
白铅化成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
化铅而成的，所以又叫“铅华”，也有称“铅
粉”、“粉锡”的，两种粉都是用来敷面，使皮
肤保持光洁。
米粉的制作方法，在《齐民要术》里有比较

详细的记载，最原始的制粉方法，是用一个圆形

的钵盛米汁使其沉淀，制成一种洁白粉腻的“粉
英”，然后放在太阳下曝晒，晒干后的粉末即可
用来敷面。由于这种制作方法简单，所以在民间
广泛流传，直到唐宋时期，人们制作米粉，仍然

采用这种方法。人们也用粟米制粉，方法和面者
一致，只是最后再加上各种香料，便成香粉，由

于粟米本身含有一定的粘性，所以用它敷面，不

容易脱落。

铅粉的制作过程复杂得多。据早期的文献资
料记载，所谓铅粉，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铅，包

含了铅、锡、铝、锌等各种化学元素，用于纺织
品、服饰彩绘和面脂。最初用与敷面的铅粉还没
有经过脱水处理，所以多呈糊状，在使用时必须

以水调和，因而又称为“水粉”。自汉代以后，
铅粉多被吸干水分制成粉末或固体形状。由于它
质地细腻，色泽润白，并且易于保存，所以深受

人们喜爱，久而久之就取代了米粉的地位。但是
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了铅粉的
生产工艺，并且指明了它的毒性，长期使用会使

肤色发青［6］。
口脂也是魏晋时期上层社会男性化妆的必备

之物。口脂即是唇膏，不仅可以保护嘴唇，还可
以使之看来更加光泽。
香泽也是日常生活里面必不可少的一项。香
泽即是润发的香油。汉桓宽《盐铁注·殊路》记
载：“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泽脂粉而后
容。”崔寔《四民月令》载有合香泽法。这种香
泽在汉代就已经广泛使用，男女皆用［7］。到魏晋
时期更是大受欢迎。
当时的男子除喜欢傅脂抹粉外，还喜欢在衣

服上熏香。熏香也多是进口来的，多来自西域各
国，特别是安息等国家。西域进口的香很奇特，
几乎是一着身就经月不散，很受士人欢迎。曹操
曾发布一道《魏武令》，禁止烧香、熏香，但是
对于已经形成的一种风气来讲，是没有作用的。
魏晋之际，这种熏香的风气在士族中普遍传开，

随身佩带香囊的也十分普遍。如岳希仁《〈世说
新语〉译注》中“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
垂覆手”［8］。
3．魏晋时期男性美容风度概述

魏晋时期盛行人物的品评之风，品评的范围

包括个人的品行、语言、容貌、才情、智慧、性
格、气质、风度等各个方面。尤其讲究的是美丽
的容貌和潇洒的气度。而以上讲了许多魏晋时期
人物化妆的现象以及用具，那么下面再来看看这

时期男性美容后面貌的展示以及在个人气质体现

上的作用（图一）。
当时许多名士追求的是女性化的美，他们非

常讲究化妆，脸上涂脂沫粉，身着华美的衣服，

以上流社会的男性为主体，上至皇帝、王公贵
族，下到文学家、哲学家等等，几乎人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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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北齐校书卷（局部），宋摹本，

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有些甚至还达到了不化妆就不见人的地步。像前
面已经提到过的曹植和何晏即是如此。
从外在看来，他们外表的美几乎可以与女子

相提并称，而又有着由内散发出来的洒脱飘逸的

气质，两者完美的结合，使魏晋时的男子出现了

有别于任何其他历史时期都难以出现的风韵气

度。而这些例子在《世说新语》中有颇多的记载，
如其中对肤白的描述：“何平叔美姿仪，而至
白。”还有对其姿态的形容，就更是不胜枚举。
如“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
葭倚玉树’”；“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
入怀’”；“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
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
下风，高而徐引。’”；“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时挟弹出洛阳，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塵尾，
与手都无分别”；“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
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有人叹王
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王戎云：“太
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物”［9］，
等等。
如上所载，时人在记述中常常使用大量的大

自然中现存的景物对人物加以形象的描绘与比

喻，使之更加的生动化形象化，仿若超脱世俗的

仙人，飘逸俊朗。其实，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
内在精神形态的外化，“美姿容，重服饰，男不
男，女不女，阳刚与阴柔错位，实质上是以美丽

的外在形体曲折的反映出内在精神世界”［10］。他
们在以自己独特的风度展现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

二、魏晋时期男性美容原因讨论

对于魏晋时期男性化妆的社会根源，笔者拟

从以下三个方面浅析。
1. 传统因素

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男性美容化妆的

例案，最早的男性化妆应该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时期。但是当时的化妆只是出现在特殊的环境之
中，而且并非是对美的追求，仅仅只是与巫术活

动或宗教仪式有关，而当时从事巫术等工作的只

能是男性。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的
所有活动都只能靠天，对天的敬仰与感激对尚处

于蒙昧时代的人们来说，是至关紧要的。他们在
漫长的对天对大地的感激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

表性的活动仪式。“让我们从巫术歌舞来分析，
可以看到早期的巫术活动和劳动生活的天然联

系。古代的丰收祭、祈年祭本身就是将感谢与回
报上帝与诸神的祭祀与农业生活结合起来的例

子。男性在活动中为表现与神灵的接近而装饰自
己”［11］。这应该就是原始的男性化妆的雏形了。
2. 思想因素［12］

从两汉到魏晋，中国的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
一直作为两汉帝国信仰的支柱，但是传统经学的

权威却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破灭了。儒家文化重个
体而轻群体，重礼而轻情的特点，极大的制约着

人们的个性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的
衰微和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崩塌，文人阶层获得

空前的舒张个性的机会，他们以率性而动的行为

方式冲击、否定传统礼教的同时，深切的感到了
前人视而不见的人性之美和自然之美。从汉到三
国鼎立到司马晋代魏，政权不断的变动，王朝也

频繁的更替，给人一种万物瞬息、历史无常、人
生如梦如幻的感觉。所以，很多名士就如同大梦
一场，醒来后忽然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只有自己

是真的，只有感情感受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么
就应该好好的珍惜自己，这是一种“人的自觉”
的社会思潮。
道家的思想也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不可磨灭的

作用。先秦道家认为“道”是一切自然事物存在
的源泉和根据。魏晋玄学吸入了道家的一些思想
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魏晋玄
学是通过有无、本末、一多、言意、自然与名教

魏晋南北朝男性美容现象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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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范畴来讨论宇宙和人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与本

体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的特征就是突破了先秦两

汉哲学的经验直观达到了纯粹的思辨。魏晋玄学
在理性的原则和尺度下，用全新的视觉去重新审

视客观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人和自然因此展示
出真正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社会生活也在自然和
名教的调和中被合法化［13］。魏晋玄学不仅建立了
一种新的哲学自然观，还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意

识形态，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精神。魏
晋玄学家明确的承认自然世界独立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认为作为自然规律的“自然之理”首先来
源于自然世界本身。对自然独立性及价值也是对
自身能力认识的一个标志，是人自身觉醒的一个

尺度。玄学在自然人性方面的思想和观念比前人
有着长足的发展。如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论
述；嵇康与向秀关于人的感性要求、欲望的讨论，
可以看作是魏晋哲学家对于自然人性存在合理性

的一种理论。二人对人性的基本欲求的肯定，甚
至赞扬，具有一种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新突破，也

别于道家只中精神自由和解放的人性论，是感性

和理性结合的人性论。这是潜伏着一种反传统的
汹涌潮流，这种反传统的思想观念一旦在人的内

心形成，就必将以外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起表

现形式也就在服饰与妆容上体现出来，因而男子

也在着装与美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二）。
3.审美因素（基于上述背境，魏晋时期男性

审美意识的产生与流行分折）

基上看来，玄学既是当时的时代心态，那么

它对美学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玄学既
是当时哲学的灵魂，也是当时艺术创作与美学的

灵魂，因而也影响到了当时人的审美观念的转

变。这一时期对美的追求已经大大的不同于先秦

两汉时期了。先秦两汉时期以儒家的社会美学思
想为主导，重善轻美，而魏晋时期则是一个艺术

的自觉时代，强调从人的本质、本题需要出发，
更加注重对自然美的欣赏，这样自然美在审美意

识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既然对自然美，对于人自身美的看法发生了

变化，那么相映的就出现了这种在对美的追求上

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追求外表的美与内在的气韵

风度。由于玄学是发展了老庄的思想，那么当时
人对白的追求就可以从某一方面的得到较为合理

的解释了。这种对白的喜爱，显然与《庄子》有
关，《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

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这种白与纯洁相关，是远离尘世绝对真诚的神人

的特征之一。是魏晋人士在审美追求和人生追求
上的外在表现了。
再如郭象“适性逍遥”（哲学上） 和“率性
自然”（人生态度上），也可说达到了一种审美
的境界。“郭象在发现独立的外在客观世界时，
建立的这个丰富、自然的人性，几乎就是一个艺
术化了的审美的主体，他的自然生活和整个自然

世界是内在一致的，魏晋人的放情任性、率性自
然就是郭象理想人性的一种写照”［14］。这样的思
想也影响到了士人对美的见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

影响造就了魏晋士人思想上的旷达开放，改变了

对传统观念的认识，玄学应允而生，导致了人们

审美观念的变化，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美的认识。
正是因为重新界定的美的涵义转变为对个人形

象、气度的欣赏，男士的化妆也就在这样一个时
代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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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竹林七贤墓像砖拓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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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时期两性美容意识的比较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以来对美的追求
就是人的天性，在这一点上男女皆同。即便如
此，魏晋男女在对美和美容的本质上就存在着天

然的不同。
其一，从化妆的形式和内容来讲，女性化妆

要比男子复杂得多。女子化妆的内容分得很细，
从发式到面部的各个细节处，如眉、眼、唇及后
来的额黄、翠钿、面靥等等，只要是可以妆饰的
地方都不会忽略。但男士则要简单得多，多只注
重面部皮肤与唇，有些还稍微修饰胡子。
其二，从化妆的影响程度上来讲，男子化妆

影响力远远不及女子。如前面所说，男子的化妆
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特定的思想的影响

下才兴盛起来的，而且其范围也是基本上局限在

上层社会人士中，并没有普及到一般的平民百姓

身上，其盛行的时间也就在魏晋时期，之后的各

朝各代，除唐代还有具一定的影响力外，其他时

期都鲜有记载。女子化妆则不同，从原始社会化
妆开始直至现在，女子化妆一直都处于兴盛的状

态，而且越往后发展，其样式就越多。而且从影
响的范围看来，女子化妆的普及面之广，上至上

层社会的嫔妃夫人，下至贫民百姓，几乎人人都

化妆；其年龄上跨度也很大，从十几的女子岁到

几十岁的老妇，都不例外。
第三，从化妆的本质来讲，男子以展示而

妆，女子以悦己而妆。看魏晋时期的男性化妆，
他们出于对社会的反叛，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界

定，出于对审美观念的转变而产生的，他们以化

妆这种改变自己外在形象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内心

世界，展现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女性则不
然，她们化妆多是为吸引男性的注意。以此也可
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古代社会中，男性的社会

地位高于女性，女性依赖男性，至少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这样的。
其实，魏晋男性化妆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样

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其积极因素：他们打破传统
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追求与展示自身的美，成

为旷达开放的魏晋风度的形象化体现，也展示了

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很好的为我们展示了那

个时代人的特性，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去了解那

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他们也给后世以较大影响，

追求潇洒、风流、飘逸的外在美，和旷达开放、
不被世事束缚的内心世界完美的结合，承袭了道

家传统思想中的“道法自然”人的个性张扬一
面，很好的诠释了作为人的自由、逍遥的人生态
度。再看消极的一面：由于过渡追求美、白等，
导致审美的病态，进而给人一种性别错位的感

觉，男子缺乏了阳刚之气而尽显女性的阴柔，也

折射出他们内心信仰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的破

灭，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心理现状的体现。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

的历史阶段，而男性的美容化妆则是与这个特殊

的历史环境相辅相成的。透过“魏晋风度”下的
男性美容现象，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洞察当时
人们的审美理念，考察他们的美容材料，对于我

们还原该时代社会风貌、剖析当事人的思想内
涵、理清中国士人的审美历程无疑是具有重要价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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